
第一章 成糟糠妻被下堂 

林靈從五年前穿越到這個從未聽過的大寧王朝後，就一直在隱忍，一直在適應這

個莫名其妙又突如其來降臨在她身上的新人生。 

五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至少夠她想明白老天送給她這個能夠再活一

世的機會是多麼的不可思議與難能可貴，所以她早決定要珍惜這一世，要好好的

為自己而活，再也不要像上輩子那樣碌碌無為。 

上輩子的她是個非常平凡的女人，大學畢業後就投了履歷找了間正經八百的小公

司上班，然後與同公司的男同事戀愛、交往、結婚、生子，像許多認分的女人一

樣一邊上班一邊照顧家庭，每天都為了家庭把自己累得跟條狗似的，但最後結果

卻與幸福美滿天差地別。 

四十五歲那年，她發現先生有了外遇，為了家與兒女，她忍辱負重的與小三談判，

之後為了挽回丈夫的心又做了許多費盡心機最後卻依然慘遭被厭棄的結果。 

最讓她傷心難過的是一對兒女對父母的離異顯得漠不關心，甚至在她苦悶淚流，

要他們為她這個母親向他們父親討公道時，兒女反怪她平日太過不修邊幅，五十

不到卻衰老得跟六十歲老婦一樣，難怪父親會變心云云，當場就把她給氣昏了。 

也是在那次昏倒後，她才發現自己得了肝癌，已是末期，之後不到半年便撒手人

寰，結束她庸碌而悲哀的一生。 

帶著前世記憶穿越重生在一個十一歲，名喚伍青靈的女孩身上後，她反覆思索自

己上輩子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何付出一切、忙碌一生卻得到那種結果？最後得到

一個答案，那便是她太不夠愛自己了。 

因為不夠愛自己，所以她才會把自己累得跟條狗似的，最後還因肝癌而死。 

因為不夠愛自己，沒有自我，她的丈夫和孩子才會看不見她的付出，將一切都當

作理所當然，連婚姻失敗的責任都理所當然的歸咎於她。 

因為不夠愛自己，她才會把自己掏空，不到五十就將自己逼上了死路。 

傻。 

真傻。 

太傻了。 

上輩子落得這樣一個下場她不怪誰，只怪自己太傻，所以這輩子她發了誓絕不會

再重蹈覆轍，只不過她忘了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那便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牛

牽到北京還是牛，不會變成一匹馬。 

就像她即便是換了個身體，她依然還是那個會不由自主對自家人任勞任怨的大傻

瓜。 

「青靈，算娘求妳了，是我簡家對不起妳，求妳放手，給娘、正浩和妳小叔、小

姑一條活路好不好？」 

給你們活路，那我呢？ 

伍青靈木然的看著面前緊握著她的手，淚流滿面的婆婆無聲的問道。 

「正浩他也是逼不得已，師恩重如山，陳大人都親自開口說要將獨生女託付給

他，他怎能拒絕？怎能忘恩負義？」 



所以就對我忘恩負義嗎？ 

「況且他們都已經在京城拜堂成親，木已成舟了—— 」 

「我和正浩就沒拜堂成親嗎？」伍青靈終於忍不住開口出聲問道。「娘，難道妳

忘了我在兩年前就已經和正浩成親，是正浩明媒正娶的妻子嗎？」 

「娘沒忘，但是你們幸好沒同房，所以—— 」 

「所以我這個糟糠妻就該在他簡正浩金榜題名時被厭棄，被下堂嗎？」 

「娘不是這個意思—— 」 

「那娘是什麼意思？」伍青靈忍不住尖銳的打斷婆母問道。「你們不是要我放手，

給你們活路，讓你們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舉家搬到京城去團聚，還要我收下簡正

浩託人從京城帶回來的休書一封嗎？」 

伍青靈不由自主的落下淚來，心痛不已。 

「你們太自私、太無情了，過去兩年來我是如何替他照顧娘、照顧弟弟妹妹的，

簡正浩他不知道，娘難道也不知道嗎？為了能讓他專心備考，所以成親了我們也

沒同床共枕；為了能讓他放心進京趕考，所以我爹才答應讓我提早進門，為他照

顧娘和年幼的小叔小姑，結果到頭來呢，我卻得到一封休書，一個被休棄下堂的

命運？」說到後來，她有些歇斯底里的笑了起來。 

「是我簡家對不起妳，娘給妳下跪。」簡母羞愧的從炕上爬起來，屈膝朝她跪了

下來。 

「妳這是在逼我？」伍青靈慘笑道。長輩給晚輩下跪是要叫晚輩折壽的，她作夢

都沒想到一直對她慈愛有加的婆婆竟會用這種方式逼迫她。 

「如果下跪還不夠，娘給妳磕頭。」簡母說著又朝她磕起了頭。 

「夠了！」 

怒不可遏的大吼聲突然自房門外響起，讓屋內的婆媳倆不約而同的皆渾身一震。 

跪在地上的簡母驚嚇的迅速從地上爬了起來，露出滿臉不知所措的表情，伍青靈

轉頭，登時淚如雨下的望著大步跨進屋內，筆直走到她面前的父親，極盡委屈哭

喊一聲，「爹……」 

「走，跟爹回家去，爹養妳一輩子。」伍豐目不轉睛的看著女兒，柔聲對女兒說。 

淚水模糊了伍青靈的視線也梗住了她的喉嚨，讓她想開口對父親說聲對不起都無

法。 

自從穿越重生為伍青靈之後，她一直都與父親相依為命。 

原主的爹是個非常疼愛女兒的父親，無盡的父愛在不知不覺間治癒了她上輩子的

心傷，也使她重拾對親情與人生的希望，這才讓她能夠入境隨俗的在年歲到了之

後，心平氣和的接受成親嫁人這件事。 

可是誰能告訴她，為何在她再次對婚後的家庭與家人付出真心之後，卻又一次像

上輩子那樣遭遇真心換絕情呢？難道她這個人注定就是無法擁有婚姻，無法擁有

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庭嗎？ 

伍豐泛紅著眼眶，伸手將傷心欲絕的女兒從炕上攙起來，哽咽的柔聲說：「別哭

了，走，咱們回家。」 



「親家……」簡母囁囁嚅嚅的出聲喚道，卻又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 

「滾開。」伍豐咬牙切齒的迸聲道，恨不得一腳將眼前這無情又無恥的簡家婦人

踹倒。 

過去兩年來，他女兒是怎麼盡心盡力照顧簡家這孤兒寡母娘仨人的，整村的人都

知道，並羨慕她能娶到一個好兒媳，而她也笑容滿面對村裡居民說定會好好對待

青靈這孝媳。 

結果呢？ 

今日她卻以一個長輩的身分跪在他女兒面前，還向女兒磕頭，只為了求女兒對她

那背信忘義、愛慕榮華富貴的兒子放手，讓他們姓簡的一家人能進京團圓過富貴

的生活。 

這世上怎麼會有他們這種寡廉鮮恥又不要臉的人？ 

伍豐愈想愈氣，愈想愈不甘心。他的女兒不能白白被欺侮踐踏，他們敢做就要承

擔應有的懲罰！ 

「你們這種背信忘義的人家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目光如劍的瞪著簡母，冷冷

地開口。「今日簡正浩忘恩負義、寡廉鮮恥，為趨附權貴而背棄糟糠妻這事，總

有一天會隨他的聲名被世人所知，到時他爬得愈高也會摔得愈重，我會睜大眼睛

等著看你們簡家遭受報應的。」 

「親家……」 

「住口！」伍豐怒喝，「我伍豐沒你們這種不要臉的親家。靈兒，咱們走。」 

「爹，休書。」伍青靈啞聲提醒。要斷就要斷得乾淨，白紙黑字的文書不能少。 

「他們沒那個權利休妻，要休也該由妳來休夫。」伍豐有些怒不可遏的說，隨即

吸了口氣改以緩和些的語氣對女兒說：「一會兒爹就去找村長，讓他給咱們做個

公正人寫和離書。」 

說完，他狠瞪了簡母一眼，這才輕扶著女兒走出簡家門。 

院子裡，簡家那對小兄妹帶著渾身的不知所措站在一旁。 

十歲已知事的小叔臉上有著羞愧的神情，看了她一眼後，默默地低下了頭。八歲

的小姑似懂非懂，見到伍青靈後還開口輕喚了她一聲，「嫂嫂。」 

伍青靈很難過，因為兩年的相處，她和這兩個聽話又乖巧的小叔和小姑早有了不

淺的感情，而今…… 

她垂下眼瞼，沙啞的開口道：「從今以後，我和你們簡家再沒有任何關係，你們

以後要自個兒照顧好自己。」 

說完，她頭也不回的隨父親離開這個她住了兩年的夫家。 

 

 

回家之後，伍豐向女兒再三確認並得到她絕對不會做傻事的保證後，這才匆匆離

開家去找村長處理女兒與簡正浩和離的事。 

伍青靈一個人靜靜地呆坐在屋裡。 

她回想前世今生，說真的，其實今日這事比起上輩子她所經歷的背叛只能算是小



兒科，畢竟她對簡正浩那廝根本未用情，他對她而言就跟陌生人差不多，所以他

的背叛並未令她傷心，真正讓她傷心難過的是婆婆今日向她下跪乞求的所做所

為。 

她真的作夢都沒想過婆婆會這樣對待她。 

當年簡正浩高中秀才，不僅在虎谷村受人追捧，連鎮上都有人家想將女兒嫁給

他，結果簡家卻看上了會讀會寫的她。 

她在十三歲定親，十四歲成親，只為了要幫簡正浩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與寡母，

讓他能無後顧之憂的專心備考。 

兩年的時間，兩年的付出，她在簡家可謂是勞苦功高，結果呢？ 

回想過去兩年與簡家人朝夕相處的日子，再回想自己對那個家的盡心盡力，以及

婆母不只一次拉著她的手，滿臉慈愛的向她保證未來定會讓兒子好好待她的承

諾，她就覺得分外的可笑與諷刺。 

事到如今，她只能自我安慰的告訴自己，幸好當初她沒和姓簡的圓房，至今還是

個姑娘身，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吧？ 

唉，算了，不想了，想多了都是眼淚。 

伍青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轉頭看了一下四周的環境，然後發現這個家似乎從她

出嫁之後就沒有好好的打掃過。 

她爹雖然不是個邋遢的人，但不善家務。要這麼一個大男人獨居兩年，家裡卻不

髒不亂真的很難。也幸好這裡不是便利商店隨處可見的現代，而是物資缺乏的古

代，要不然家裡恐怕都成了垃圾堆了。 

也好，此刻的她需要做些事來轉移注意力，大掃除這種體力活最合適了。 

於是，等伍豐拿著由村長代筆並做見證寫好的和離書回家來時，就見女兒捲著袖

子，動作俐落的在打掃清潔，連房裡的桌椅等家具全都挪到屋外堆在院子裡。 

他有些錯愕，茫然走上前出聲問道：「靈兒，妳這是在做什麼？」 

「大掃除。」伍青靈言簡意賅的回答。 

伍豐有些無言以對，他當然看得出來女兒在大掃除，但這個時候女兒不是應該要

傷心難過，或心灰意冷，或忿恨不平之類的嗎？怎麼她卻像沒事般的在這邊大掃

除？ 

「靈兒，妳還好吧？」他憂心的看著女兒，輕聲問道。「妳若是覺得難過想哭的

話就大聲哭沒關係，若想罵簡正浩那個王八蛋或李氏那無情無義的老婦也可以，

爹陪妳一起罵，就是別忍著把自己的身子悶壞了，讓爹擔心。」 

「爹，我沒事，您別擔心。」伍青靈平靜道。 

「發生這種事，妳怎麼可能會沒事？」伍豐不信的搖頭。 

「爹，我真的沒事。」伍青靈再次說道，一頓後又說：「其實現在這樣也挺好的，

今日和離總比等我被簡正浩那廝虛情假意的接到京城之後，再尋個由頭將我休離

好吧？若真到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才被趕出來的話，豈不是更慘？」 

「他敢！」伍豐怒目橫眉。 

「他敢。」伍青靈一邊擦拭著桌椅板凳等家具，一邊平靜地說：「爹莫忘了有句



話叫民不與官鬥。簡正浩考取功名後，大小都是一個官，而咱們只是一窮二白的

平民百姓，若真有什麼糾紛的話，咱們是鬥不過簡正浩的。」 

伍豐聞言忍不住握緊了拳頭，恨聲自責道：「都怪爹沒用，是爹對不起妳。」 

「這事不怪爹，要怪也只能怪世道、世情如此。」伍青靈搖頭道。 

「不，是爹沒本事才會讓妳受這樣的屈辱，是爹的錯。」伍豐深深地自責。 

伍青靈放下手上的抹布轉身面向她爹，正色道：「爹，您是全天下最好的爹。娘

過世後您一個人又當爹又當娘的把女兒養大，沒讓女兒挨過一天餓或受過一天

凍。對女兒來說，這比擁有任何本事都要值得敬佩，所以您不要自責也不要輕易

的看輕自己。咱們父女倆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或是對不起任何一個人，完全可

抬頭挺胸的過日子。」 

伍豐怔怔的看著女兒，從沒想過女兒會說出如此硬氣的話，而且是在她剛被夫家

棄離的時候。 

他沉默半晌，試探的出聲問女兒，「靈兒，妳是真的這麼想，還是只是不想讓爹

擔心妳才這麼說的？」 

「爹，女兒是真的這麼想。」 

「真的？」 

「真的。」伍青靈認真的點頭。「好了，爹，咱們不說這事了，您回來得正好，

快點來幫忙。」 

「幫什麼忙？」伍豐莫名其妙的問道。 

「幫我挑水，廚房裡的水都被我用來打掃用光了，趁天還沒黑，您快去挑些水回

來把水缸填滿吧。不然晚上咱們父女倆連洗米煮飯的水都沒有。」說著，伍青靈

已從院子裡那堆雜物中翻出扁擔與水桶遞給她爹。 

「好，爹這就去挑水。妳把這些桌椅擦過後就放著，它們重，一會兒爹再來搬。」

伍豐接過女兒遞來的扁擔與水桶後不忘交代道。 

「好。」伍青靈點頭應道。 

於是在伍青靈說好聽是和離，說難聽是被夫家休棄回家的當天，父女倆把家中裡

裡外外都打掃了一遍，讓村裡一些好事者想看好戲都沒戲可看，很是失望。 

接下來的日子，伍青靈就跟未出嫁前一樣的生活著，並沒有整天躲在家裡不敢出

門見人。 

剛開始時或許有些村民會對她指指點點又竊竊私語的，但是在她大大方方的走到

那些人面前，把那些碎嘴之人噎得無話可說之後，那些在背地裡說她閒話的人就

少了許多。 

她問那些人，「大嬸，如果是妳女兒遇到這種事，妳會說她不知羞恥，說她為什

麼還有臉活著，還有臉出來見人嗎？」 

大多碎嘴婦人都會因此而三緘其口，少數薄涼愚婦則回答說：「那當然。」 

於是她就同情的說了一句，「做妳的女兒真可憐。」 

一些沒女兒的說：「我沒女兒。」 

她就涼涼地反問：「那大嬸有兒子嗎？以後妳兒子發達了，妳該不會也像簡家這



樣薄情寡義，翻臉不認人的讓兒子休棄沒犯過錯，還一心孝順服侍妳的兒媳婦

吧？」 

見那些碎嘴的長舌婦一個個被她堵到說不出話來，她滿意的微微一笑，昂首離開。 

她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明面上雖能堵住那些長舌婦的嘴巴，但背地裡她們可能

會說出更多難聽的言語批判她，但那又如何呢？ 

在這時代裡，女子想要擁有好名聲全是為了嫁人，而她都已經嫁過人也不打算再

嫁了，所以名聲好不好對她毫無用處。既然如此，她為何還要多此一舉去管那些

碎嘴人呢？她只是不想讓爹聽見那些話，惹得爹一次又一次為她心疼與難過罷

了。 

有好幾次爹為了外頭那些蜚短流長而氣呼呼的回家，她都這麼勸解他的——  

「爹，別管那些人說什麼，嘴巴長在他們臉上，他們想怎麼說咱們也管不著。況

且女兒一點也不在意他們怎麼說，因為女兒問心無愧。」 

「爹，他們愈愛胡說，愈不看好咱們父女倆的未來，咱們愈要將日子過得紅紅火

火的，讓那些人再也說不出看衰咱們的話，讓他們以後只有羨慕咱們、嫉妒咱們

的分。」 

「爹，只要咱們日子過得好了，別說女兒再嫁的事，就是爹想再娶都不是難事。」 

她還記得當她提到爹再娶這事時，爹的老臉漲得通紅，整個人手足無措的有些好

笑。 

她穿過來時原主雖然只有十一歲，但已到了知事的年紀，記得她娘是在她九歲那

年病逝的。 

記憶中娘的身子就沒好過，為了替娘治病，爹經常冒險到山裡打獵賺錢替娘治

病，好像還欠了不少外債，但娘還是在她九歲那年歿了。 

娘過世後，爹便一個人帶著她過日子，同時賺錢還債，從沒提過要再娶之事，父

女倆就這麼相依為命的過了兩年，直到那天原主到河邊洗衣裳，失足落水，她穿

越而來。 

從十一歲至今，她穿越到這個大寧王朝過了整整五年的時間，她也已經習慣做個

古人，習慣了沒電、沒瓦斯，做什麼事都需要靠自己萬能的雙手的日子。 

只是過去五年她還是像上輩子一樣，庸庸碌碌、隨波逐流的生活著，沒有自己、

沒有目標、沒有夢想，但是從今以後再也不會了。 

她已經決定了，今後她要努力賺錢，要蓋一間讓自己滿意的大房子，要過富足的

生活。 

如果爹願意的話，就幫爹再找一個柔順心地好的繼妻，讓爹再幫她生幾個小弟弟

或小妹妹，身為大姊的她一定會好好的教導他們為人處事，然後等他們長大成才

後再將家業留給他們。 

如果爹不想再續絃的話也沒關係，她就去領養幾個孤兒，不管是領養回來當弟弟

妹妹或是兒子女兒，她都一樣會好好的教導他們做個正直善良的人，然後等他們

長大再將家業留給他們。 

總之她的目標就是賺錢，然後再擁有一個和諧快樂又熱鬧溫暖的家庭。 



她的家庭成員不拘男女、年紀，不限血緣親疏，只要為人正直、善良，與大家相

處愉快，對這個家有向心力就夠了。 

擁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一直都是她心之所向，這或許和她上輩子生長在一個破碎

的家庭有關，所以連兩輩子結婚後她都致力在做好一個妻子，努力維持一個家，

結果卻殊途同歸皆落到悲慘的下場。 

這段時間她不斷地在反省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結果發現除了自己太傻，不夠愛

自己這點做錯了之外，她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所以結論就是她的運氣太差了，總

是遇到渣夫。 

不管如何，這一世總比上一世好，上一世她做牛做馬到臨死前才看明白這一點，

但是這一世她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就已經和渣夫分道揚鑣了。 

這樣真的很好，因此她除了事發當天難過了一天之外，隔日想通這個道理便直接

把簡家拋諸腦後，專心的過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第一天大掃除，第二天洗衣裳、洗被子、刷起家裡的鍋碗瓢盆，繼續做著清潔的

工作。第三天翻土種菜，第四天跟著爹上山打獵拾柴，然後從山林裡尋找賺錢的

契機。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還真不是沒道理，隨爹進到山裡之後，她這才知道什

麼叫做「寶山」，簡直遍地是黃金啊。 

當然，此黃金非彼黃金，指的全是可以讓她利用來生財的食材。 

林子裡不管是野菜啊、野果啊、野味啊，當真是隨處可見，而且種類之多完全出

乎她意料之外，什麼薺菜、馬齒莧、苦菜、蕨菜、香椿、榆錢等等，真是應有盡

有。 

上輩子她沒什麼興趣，就愛看一些關於野外求生的節目，對於長在山野林子裡看

似雜草卻可以食用的野菜、野果特別感興趣，還會千方百計的找到那些野生食材

做出各式各樣的菜餚。 

為此她的老公和子女都覺得她的興趣很奇怪，甚至還說她腦袋有問題，說她天生

就是個苦命人，有好吃精緻的美食不吃，偏愛去研究那些雜草，吃那些送人別人

都不敢吃的怪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她將會擁有一世的穿越人生，這才會讓她

在上一世擁有如此與眾不同的嗜好與興趣。 

第一回跟伍豐上山，她並沒有多採，只採了三種足夠他們父女倆吃兩餐的野菜回

家。 

伍豐也認得她所採摘的那三種野菜，所以並沒有多說什麼，直到回家之後，她用

那三種常見的野菜烹煮出他從未吃過的好味道之後，他這才露出驚異的神情。 

「靈兒，妳這些菜是怎麼做的，爹吃過不少，但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伍豐驚

奇的說。 

出嫁之前，伍青靈不過是個小丫頭，伍豐不曾帶她上山幹活，連廚房裡的事也只

讓她打下手，因此未嚐過她的手藝。 

「爹真覺得好吃？」伍青靈雙眼發亮。 



「比鎮上那些有賣野菜的小飯館做得都好吃。」伍豐認真的點頭道。 

「那爹覺得女兒做些涼拌野菜到鎮上賣行不行？」伍青靈覬覦的問。 

伍豐愣了一下，然後露出有些為難的表情，委婉的開口道：「靈兒，這些野菜不

值錢的，飯館裡會賣也只不過是為了那些沒什麼錢，吃不起其他配菜的客人準備

的，一盤菜不過兩文錢。」 

伍青靈聞言頓時只覺得一陣心酸。 

飯館裡的野菜是為了些阮囊羞澀的客人所準備的，可是聽爹剛才說話的口吻，分

明是吃過不少，甚至是經常吃這些野菜。 

回想過去在簡家那兩年，爹動不動就會打些野味送到簡家給她和簡家人吃，而他

自個兒卻總是吃著兩文錢的野菜，她就心疼到一個不行。 

「爹，您要相信女兒的手藝，這野菜雖不值錢，但卻是無本生意，滿山遍野都有

野菜採。咱們只要花點時間和力氣，還有一些買調味料的錢就行了。鎮上的飯館

裡野菜一盤賣兩文錢，咱們就賣一文半，薄利多銷總能賺到錢的。」 

她信心十足的分析，第一次有種迫切想快點賺到錢的衝動，因為等有了錢之後，

她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和爹一塊上館子，然後吃盡那些過去爹因阮囊羞澀而沒能

點來吃的菜。 

「靈兒，要到鎮上做生意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一來咱們沒鋪子，二來沒錢，三來

沒靠山。只怕咱們錢還沒賺到，麻煩卻已先找上門。」伍豐蹙著眉頭對女兒說道。 

「爹，咱們不開店、不擺攤，所以不需要準備太多錢，沒鋪子沒攤位，麻煩自然

也找不上門。」伍青靈說。 

「不開店、不擺攤要怎麼賺錢？妳做的野菜要賣給誰？」伍豐一臉懵樣。 

伍青靈咧嘴一笑，道：「賣給鎮上的飯館和小吃攤。咱們做批發，不做零售。」 

第二章 賣涼拌野菜賺錢 

伍青靈的想法很簡單，因為考慮到單靠他們父女倆既要上山採野菜，回家又要花

大把時間挑洗切煮，之後還要再大老遠挑到鎮上去擺攤等客人上門買，他們父女

倆即便一天有十二個時辰也忙不過來。 

所以她從一開始想靠賣吃食賺錢時，就打算走批發薄利多銷的路線，根本沒想過

擺攤零售。 

山裡的野菜大多能做成涼拌菜，配上她獨門的特調醬料，保證每道都能別具風

味，讓人一試成主顧。 

來自於上輩子的廚藝便是她的依靠與信心來源，只不過她有信心，她爹卻沒有啊。 

「靈兒啊，會開飯館的人不是自己有手藝，便是擁有手藝好的大廚，會有人願意

花錢買咱們用野菜做的涼菜嗎？」 

挑著女兒做的兩擔涼拌菜，伍豐前行的腳步充滿了不確定。 

今天是他們父女倆第一次帶著涼拌野菜進鎮裡兜售的日子，伍豐若不是想讓剛經

歷失婚不幸的女兒生活擁有重心與希望，不再回想過往的傷心事，他根本不會支

持女兒做這個注定會白忙一場的事。 

所幸這事除了浪費點時間與精力之外，只花了一點本錢，而且他相信經過今天受



挫之後，應該不會再有下一次了。 

換句話說，伍豐對女兒想靠賣涼拌野菜賺錢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未抱過任何一絲

希望。 

「爹不用擔心，女兒保證能將這些菜賣出去。」 

「爹不是擔心菜賣不賣得出去，反正賣不出去咱們也可以留下來自個兒吃，爹只

是不想妳太過期待—— 」 

「最後卻受傷害是不是？」伍青靈迅速接聲道，說完自己先哈哈笑了起來。「爹，

您放心。雖然女兒對自己做的涼拌野菜充滿了信心，但是倘若真的賣不出去，女

兒或許會有些失望，但絕不會傷心或受打擊。相反的這只會激起女兒的好勝心，

讓女兒下回做出更美味的涼菜。」 

伍豐聞言後沒覺得放心，反而更擔心了。女兒這是擺明即使撞了南牆也不願回

頭，要跟賣涼拌野菜死磕到底的意思啊。 

怎麼辦？ 

欸，罷了，總共也不過是浪費些文銀罷了，就讓女兒隨心所欲地做她想做的事吧，

反正家裡多那幾文銀或少那幾文銀，日子和現在過得也不會有所差別。 

伍豐這麼一想也就釋懷了，只對女兒說：「只要靈兒不覺得難過便成。」 

伍青靈忍不住又笑了一下，開玩笑道：「怎麼聽爹這說法，好像女兒做的涼菜注

定賣不出去一樣？」 

「爹絕對沒這意思，靈兒做的涼菜好吃得很，肯定有人會買。」伍豐趕緊說道，

一頓後又忍不住補了一句，「即便那些飯館、酒樓裡的人不買，咱們在路邊支個

攤賣也會有人買的。」 

說到底爹還是不相信她的賺錢大計真能掙到錢啊。伍青靈心想著，卻什麼也沒

說，只是笑著點了點頭。反正事實勝於雄辯。一會兒等她將那些涼拌野菜全部賣

出之後，爹就會相信她了。 

由伍豐領路，父女倆來到一間小飯館門外。 

小飯館不大，總共就四、五張桌位的空間，外牆上簡單的用一個竹編簳模上寫了

個飯字便是招牌，非常的不顯眼。 

伍豐對女兒說：「妳別看這間飯館小，但生意真的很不錯，價錢也公道，爹來吃

過幾回。」一頓，他特意壓低聲音道：「不過他們做的野菜味道實在是不怎麼樣。」 

伍青靈忍不住輕笑，學父親壓低聲道：「所以爹才會第一站就帶我到這兒來賣涼

拌野菜嗎？」 

「也是這飯館的老闆為人實誠，爹覺得他若是嚐過咱們家的涼拌野菜，覺得好吃

的話，肯定會願意買一些放在他店裡賣。」伍豐有點訕訕然的老實說。 

伍青靈笑道：「若是真如此那就太好了。」開門紅，開張大吉啊。 

「妳在這兒等爹，爹進去看老闆有沒有空可以出來試吃咱們的涼菜。」伍豐道。 

「爹，您跟老闆說可以的話，咱們也可以請他店裡的客人免費嚐嚐咱們涼菜的味

道—— 如果他不介意的話。」伍青靈趕緊說道。 

伍豐雙眼一亮，點頭道：「好，如果店裡的客人嚐過後都說好吃的話，老闆肯定



會買咱們的涼菜。」 

伍豐說完便轉身走進飯館，這一去時間待得比伍青靈預期要久了些，約莫半刻鐘

後才又走出飯館。 

「靈兒，成了，老闆讓咱們將涼菜挑進去。」伍豐笑容滿面的宣布道。 

伍青靈沒忙著高興，反而出聲問：「爹，您怎麼進去這麼久？」 

「店裡還有兩桌的客人等著上菜，老闆忙得沒空理爹，爹在裡頭幫了把手，等老

闆忙完了才有空與爹說話。」伍豐笑著解釋道。「妳在外頭一定等得很心急吧？」 

「還好，女兒只是擔心爹會在裡頭受氣。」 

「沒的事，咱們快進去吧。」 

伍青靈點頭，幫父親將裝著涼菜的擔子挑上肩，再抱起自己負責的那一甕菜，隨

父親的身後走進飯館裡。 

飯館的老闆姓許，是個三十幾許長相憨厚的漢子，對他們父女倆的態度算友善，

在親自試過三種他們帶來的涼拌野菜，同時也讓店裡的客人嚐試了一些，得到一

致的好評之後，當場便有了購買的意願。 

「你們這涼菜打算怎麼賣？」許老闆問道。 

伍豐看向女兒。 

伍青靈朝父親輕點了一下頭，然後對著許老闆開口道：「大叔也知道這些野菜大

多長在山裡，我們父女倆除了要冒險進山採摘之外，回家後還要挑洗烹調，費時

又費力，最後又要大老遠的從村子裡挑到鎮上來，掙的不過是辛苦錢。 

「我知道大叔店裡的野菜一盤賣兩文錢，客人上門也不需大叔推銷叫賣，不差錢

的客人大都會叫上個一兩盤，一天少說也能賣個幾十來盤。換句話說，大叔倘若

買了我們家的涼菜在店裡賣，不需要您費時費力，賣一盤就賺一盤的錢，您說是

吧？」 

為人實誠的許老闆不由自主的輕點了下頭，同意她的說法。 

「所以，」伍青靈一臉正色道：「我想以一盤兩文錢為基準，二八分利的價格賣

給大叔。也就是一百盤涼拌野菜賣一百六十文錢。大叔看可行不？」 

「這樣賣上一百盤涼菜，我豈不只能賺上四十文？」許老闆眉頭輕皺道。 

「是。」伍青靈點頭應道：「但大叔可有計算過若是由您自個兒從頭到尾來做這

涼菜，扣除購買野菜和料理時所需要花費的調味料與柴火的錢，大叔賣上一百盤

自製的涼拌野菜能賺多少錢？」 

「自然比四十文要多。」 

「是，但那是大叔付出時間和勞力的代價所得。如今這部分既由我們父女倆付

出，所得是否也該屬於我們父女倆呢？」 

「雖然姑娘說的有理，但一百六十文的價格還是太高了。」許老闆搖頭道。 

伍青靈露出一臉猶豫的表情掙扎了一會兒，才苦著臉說：「那就一百五十五文，

這是我們所能給出最低的價格。大叔剛也試過我們的涼菜了，應該吃得出來我們

在調料上花費了不少，說是賣一百五十五文，但扣除其中的成本，我們賺的甚至

沒大叔的四十五文多。」 



「一百五十文吧，如果這個價格可以，這三種涼拌菜我都要了。」許老闆討價還

價道。 

伍青靈皺了皺眉頭，又深呼吸了一口氣才做出肉痛的表情說：「好吧，一百五十

文就一百五十文。不過今天這涼菜可不能賣給大叔，大叔若想買的話還得等上兩

天，而且咱們得先簽個合同才行。」 

「這是什麼意思，你們將菜挑到這兒不是要賣的嗎，為何還要等上兩天？」許老

闆露出一臉錯愕不解的表情。 

「不瞞大叔，我們父女倆是想做涼拌野菜批發生意的，所以今天這些涼菜主要是

讓人試吃的。」伍青靈開門見山的坦言道，不想事後為此產生什麼糾紛或是不愉

快的事。 

「批發？意思是你們還打算將這菜賣到別的飯館？」許老闆不由自主的皺起眉

頭。 

「是。」伍青靈坦誠道。「從我們村裡到鎮上的路並不好走，既然都必須辛苦走

上這麼一趟，自然是希望能多賣點涼拌野菜多掙幾個錢。這也是我家涼拌野菜需

要事先預定數量的原因，省得辛苦走上一趟卻發現做少了而懊惱，或是做多又浪

費還白費勁。」 

許老闆聞言後眉頭略鬆了一點，但還是有那麼一點不樂意。他說：「這樣是不是

說以後鎮上不只我的飯館吃得到你們家的涼拌野菜，別家飯館也吃得到？」 

「是的，如果還有像大叔這樣的好心老闆也願意讓我們父女倆討口飯的話。」伍

青靈興高采烈的點頭說道。「也是賣野菜對各個飯館老闆來說麻煩又賺不到什麼

錢，偏又不能沒有，這才能讓我們父女倆鑽了這個小空子賺這辛苦錢。」 

許老闆聞言輕愣了一下，心想著也是，糾結的眉頭這才鬆了開來。 

接下來雙方又討論了好一會兒，終於敲定了金額、數量與未來合作方式，並簽下

一式兩份的合作契約。 

伍家父女倆的涼拌野菜生意成功簽得第一份訂單與第一份長期合約，開張大吉！ 

 

 

伍豐真沒想到女兒賣涼拌野菜的生意真能做起來，而且還不是小打小鬧，光一天

的時間就兜售了兩百斤的涼拌野菜，簡直就要把他給嚇傻了。 

雖然說這兩百斤的涼拌野菜只是字面上的數字，他們父女倆一文錢都還沒收到，

但是白紙黑字簽了合同、蓋了手印的事還怕對方會反悔嗎？ 

換句話說，他們父女倆光今天一天就賺了二兩銀子，他應該不是在作夢吧？ 

「靈兒，咱們今天真的賺了這麼多錢嗎？一天二兩銀子，如果天天都這樣，那一

個月豈不是有六十兩？爹怎麼覺得頭暈暈的好像在作夢呢？」他暈乎乎的說。 

在他們村裡有田有地的人家，一年辛苦耕作也就能得個七、八兩銀子，勤勞點的

人家趁農閒時會出外打零工，一天也就十幾文的收入，一年全家大小忙個不停能

賺個十來兩銀子已算富裕。 

一年賺個六十兩對一般村民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別提是一個月賺六十兩的



事了，無怪伍豐會覺得頭暈，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 

「爹，您沒頭暈，是這個數沒錯，只不過這些錢咱們一文都還沒真正賺進口袋呢，

接下來咱們父女倆不拚命的話，這一切可就會成了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了。」伍青

靈對她爹說道。 

伍豐聞言立刻清醒過來，點頭如搗蒜的說：「妳說的對，錢還沒進口袋一切都是

虛的，咱們接下來得拚命才行，不然一天哪裡有辦法做出兩百斤的涼拌野菜來交

貨。」 

說到這裡，伍豐不由自主的皺了皺眉頭，用著不太確定的語氣問女兒，「靈兒，

數量這麼大的涼拌野菜咱們真的有辦法每天準時交貨嗎？山裡的野菜就算數量

充足夠咱們採摘，但也得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有挑菜、清洗等，事前準備工

作也多，以後爹還得每天到鎮上去送貨，來回就要耗去大半天的時間，幫妳的時

間有限，這樣妳一個人真的能行嗎？」 

「我沒打算一個人啊。」伍青靈咧嘴道。 

「什麼意思？」伍豐愣了一下。 

「意思是已經確定這生意能做，咱們當然要請幫工啊，不然光靠咱們父女倆做這

事真會累死。」伍青靈理所當然的答道。「爹，咱們一天能賺二兩銀子，只需從

中拿出兩百文來請人就已綽綽有餘。村子裡多少大娘、大嬸每天閒著沒事幹，這

種採野菜、挑菜、洗菜的工作對她們來說就跟吃飯一樣簡單，而且還有錢賺，大

夥還不搶著說要做啊？」 

「靈兒就不擔心這事一旦公開了，會有人學咱們做這生意？」伍豐憂慮道。 

「問題是，鎮上有賣涼拌野菜的店家大多和咱們簽了約，在合約時效結束之前只

跟咱們買涼菜啊。」伍青靈笑得一臉燦爛。 

伍豐呆了一下，隨即失笑的搖了搖頭。「靈兒早想過這個可能性，所以早就做了

預防？」 

「防人之心不可無嘛。」伍青靈調皮的吐了下舌頭。 

伍豐看著眼前長相嬌俏可人又聰明又能幹的女兒，感覺既驕傲又有些難過。他的

女兒如此優秀、美好又孝順，這麼好的女孩兒，簡家怎能如此錯待她？簡家人遲

早會後悔的！ 

「爹，您在想什麼？現在可不是發呆的時候，咱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伍青

靈對莫名呆呆看著她的爹出聲喚道。 

「要做什麼？」伍豐回神問道。現在趕回家太陽都要下山了，也不可能再上山去

採摘野菜不是嗎？ 

「爹，咱們得去買幾個裝菜的木桶和罈子，還有做涼拌野菜所需要的各種調味

料，這些家裡可都沒有。」 

「靈兒說的對，妳不說爹都忘了還有這事。」伍豐說著抬頭看了一眼天色，頓時

心急起來。「走，時間不早了，咱們得趕緊把這些事都辦好，快快回家才行，不

然等天色暗下來之後路就更不好走了。」 

伍青靈點頭，父女倆也不再耽誤時間，趕緊動身採買所需物品去。 



 

 

伍家父女突然招工採摘大量野菜製成涼拌野菜，送到鎮上去賣的事在村裡引發了

熱烈的議論之聲，不過多數人背地裡嘲諷等著看笑話，根本不相信隨處可見的野

菜能賣錢；少數人則採觀望態度，心想著如果這無本生意真能做的話，自己是否

也可以靠那滿山遍野的野菜發點小財？ 

父女倆對此早有心理準備，始終以不變應萬變的專心做自己的事，根本沒把那些

暗流當回事。 

當然事實上也是父女倆都忙翻了，根本沒時間去理會那些閒言碎語，以及尚未發

生之事。 

一天、兩天、三天，連續三天村民們看著伍豐將好幾百斤的涼拌野菜送往鎮上去

賣，然後再半斤不剩的返回家來，村民們也不再閒言碎語了，個個人心浮動著。 

第四天開始，開始有村民背地裡學伍家做起了涼拌野菜挑往鎮上去賣，只是很快

的他們就發現自己做了白工，因為鎮上根本沒人要買他們的涼菜。 

其中有幾個腦筋動得快的便偷偷地跟蹤伍豐，得知伍豐家的涼菜是銷售到飯館之

後，也有樣學樣的跑到各個飯館、小吃攤去兜售，可惜最後仍一無所獲，最終也

不得不放棄這個發財夢。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知廉恥和進退的，就有兩戶人家找碴找到伍家來，堵著門破口

大罵伍家父女自私自利、壟斷巿場，不給其他村民們賺錢的機會啥的，罵得狠的

還把伍青靈被夫家休棄這事給牽拖出來，直指伍青靈就是這麼自私自利又心腸歹

毒的人才會遭簡家不喜，被簡家給趕出家門成為下堂婦。 

「張三，你不要在這裡胡說八道，青靈妹子的為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幫工中有

人忍不住站出來為伍青靈辯駁。 

「我胡說八道？哼！」張三不屑的冷哼一聲，「簡家那是什麼人家？那可是有讀

聖賢書的人家，人家簡大公子如今都在京城裡做大官了，像他那樣高尚又聰明厲

害的人怎會休妻？不就是因為知道他娶的是個惡毒的女人才休妻的嗎？」 

此話一出，前來圍觀的村民不少人竟點起頭來也認同了他的說法。 

同張三一起前來找碴的李四見狀，把握機會又加了把火。他說：「也許不只如此，

我聽說伍家在鎮上的生意都是那女人談下來的。她一個村婦能有什麼能耐？肯定

是有人在背後幫忙使力，那人是什麼人，對方又憑什麼要幫個小婦人只有天知地

知和他們倆知道了，嘿嘿嘿……」 

他這話說得意有所指、曖昧不堪，最後那三聲笑更是充滿淫穢之意，讓人不得不

想入非非，也讓圍觀村民交頭接耳的議論聲更多了。 

「李四，你和東村那個寡婦糾纏不清就以為別人都跟你們這對姦夫淫婦一樣不要

臉嗎？我呸！」同為幫工的王嫂子大聲的冷笑道，為自己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嫁了

這麼個不是人的東西感到不值。 

「妳閉嘴！」李四惱羞成怒的怒吼道，自然知道王嫂子針對他的原因。 

「為什麼我要閉嘴？」王嫂子絲毫不懼，冷冷地看著他繼續說：「你可以在這裡



胡亂造謠潑青靈妹子髒水，就不許我在這裡說實話嗎？我真是搞不懂，那寡婦年

紀都一大把了，長得又醜，還跟好幾個人牽扯不清你也下得了口？果然賤人就喜

歡賤人嗎？」 

「劉朵兒！」李四咬牙切齒的瞪著她。如果目光能殺人，劉朵兒可能已被他千刀

萬剮。 

一旁的張三眼見話題都要被轉移了，趕緊出聲將眾人的注意力拉回來。他朝始終

不發一語的伍青靈挑釁的揚聲叫囂，「當事人就只會躲在別人身後，不說一句話

嗎？」 

伍青靈面色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不疾不徐開口，「我以為你們的話還沒說完，想

等你們說完了再說。」一頓，她問：「所以，你們說完輪到我說了嗎？」 

「我倒是要聽聽妳怎麼說！」李四將怒氣轉向她，動手捲了捲袖子，一副要幹架

的模樣。 

「好，那你們聽清楚了。第一，對簡家我問心無愧，如果老天有眼自會給我公道，

無須你們這些人鹹吃蘿蔔淡操心；第二，做生意憑本事，自己沒本事卻去怪他人

有本事，不覺得可笑？第三，我伍家生意若真有人在背後幫忙，那也是我伍家的

本事。有本事的話你們也可以去找人幫、找人靠啊，就怕你們連這點本事都沒有。」 

「怎麼會沒有，他們可以去找東村的寡婦幫忙啊，那寡婦裙下之臣眾多，說不定

還真能找個能人出來幫他們。」劉朵兒接話接得極快，瞬間就把在場的村民全都

逗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賤人，終有一天我一定要殺了妳！」李四目露凶光，恨恨地咬牙迸聲道。 

「各位都聽見他說的話了？如果我劉朵兒哪天慘遭不幸，凶手不是別人就是他李

四！請大家替我做證，為我報仇！」劉朵兒不懼的大聲說道，機智伶俐的反應讓

伍青靈刮目相看。 

「放心，如果真有那天，我絕對會出面替妳做證，絕不會放過那個凶手。」和劉

朵兒交好的田嫂子認真的點頭道。 

「我也是。」 

「我也是。」 

「放心，我們絕對不會放過那凶手！」 

其他幫工的嫂子、嬸子們也紛紛出聲應援，讓李四聽了差點沒氣死。 

「出了什麼事？為什麼這麼多人圍在我家門前？」去鎮上送貨的伍豐回來了。 

「伍叔你回來得正好，有人趁你不在家的時候跑來欺負青靈妹子。」劉朵兒大聲

說道。 

從人群後方走出來的伍豐臉色有些難看，他先找到女兒所在位置確定女兒平安無

事後，又轉頭環顧圍在他家門前的村民們，最後才將目光落在劉朵兒臉上。 

「鐵柱媳婦妳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誰欺負我家靈兒了？」他沉聲問道。 

「就是他們兩個。」劉朵兒伸手指向張三和李四。 

「誰欺負人了，我們是來討公道的。」張三表情有些不自然的辯解道。 

「好，那你說說你要討什麼公道，又要向誰討公道？」伍豐雙手抱胸的看著他說，



然後又看向李四。「你也是來討公道的？」 

「他們哪是來討公道，他們是眼紅伍叔家的涼拌野菜賣得好，他們仿效的結果卻

是做白工，一毛錢也賺不到，才跑到這裡來找碴。」劉朵兒嗤聲說道，一頓後又

加了一句，「就只會窩裡橫欺負女人的東西。」 

「妳說什麼？」李四怒目相向。 

見李四像個炮仗似的一點就著，張三當真是後悔莫及，他誰不好找怎會找了這麼

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合作呢？算了，看樣子想學伍家賣涼拌野菜賺錢的

想法只能作罷了。 

張三想罷，冷淡的出聲道：「伍叔，我本想咱們都是同一個村子的人，你們靠賣

涼拌野菜賺大錢，應該不介意讓同村的我們也跟著賺點小錢才對，可是沒想一樣

是賣涼拌野菜，我們卻連一個銅子都賺不到。我們也是接受不了這樣的結果，氣

極了才會忍不住跑到這裡來說了一些渾話。不過剛剛青靈妹子說的對，做生意憑

本事，賺不到錢是我們自個兒沒本事，所以這事是我們不對，我在這裡跟伍叔和

青靈妹子賠個不是。」 

說完，他轉頭招呼李四一聲，「李四，咱們走。」然後直接轉身離去。 

李四雖然有些搞不清楚他怎會突然說走就走，但也知道孤掌難鳴的道理，於是啐

了一聲後也跟著轉身離開。 

少了鬧事的人自然也就沒戲看了，村民三三兩兩的轉身準備回家，卻突然發現路

邊站了兩個一老一少的陌生人。 

好奇的村民走上前問道：「大娘，妳們是什麼人啊？到這兒來是要找人的嗎？」 

第三章 收留落難祖孫倆 

人生總是充滿了許多意想不到。 

伍青靈雖一心想擁有一個熱鬧又溫暖的家，成員不拘男女、不限年紀，無血緣者

亦可，但是她真的沒想到這成員會來得這麼突然，而且一次就來了一對祖孫。 

據伍豐所言，他是在回家的路上遇見這對祖孫的，當時老人家癱坐在地上面無血

色的直喘息，孫女焦急的抱著她奶奶哭泣，一副求助無門的可憐樣。 

他見狀上前關心才知道老人家心疾犯了，得找地方休養一段時間才行，但她們身

上的盤纏所剩無幾，根本沒辦法投住客棧休養，只能硬挺著繼續上路，結果就是

昨天才犯了一回病，今天又犯了第二回，而且情況一回比一回嚴重，孫女才會抱

著奶奶不知所措的坐在路邊哭泣。 

然後，她心軟的爹就把這對祖孫給帶回家來，決定收留她們一陣子了。 

這對祖孫外表雖然皆形容憔悴，身著粗布衣裳，身上除了幾塊小碎銀子之外，從

頭到腳都找不出一件有價值的貴重物品，感覺就像她們所說的是出來尋親，奈何

尋親不著，盤纏卻快用盡的尋常老百姓，但教養這種東西卻是騙不了人的。 

從祖孫倆舉手投足間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優雅姿態已經洩露出她們的不凡，絕非她

們所說的只是尋常人家。 

祖孫倆中的老奶奶姓袁，嫁給了樓姓人家，所以與她同行的親孫女姓樓，名喚芊

芊，芳齡十三歲。 



小姑娘在洗去臉上的髒汙，梳整散亂半遮面的髮絲，露出原來的真面目後，簡直

就是個標準的小美人，瓜子臉、柳葉眉、明眸皓齒、美麗動人。 

而這也再一次證明了這對祖孫絕非只是尋常人家，若真是尋常人家，怎麼可能帶

著這麼一個漂亮的小姑娘長途跋涉去尋親卻一路平安無事，至今沒遇到半個歹徒

或色胚對她們劫財或劫色的？ 

很明顯地，這對祖孫在撒謊。 

不過伍青靈也發現了，除了關係到她們身分的問題會讓她們扯謊之外，祖孫倆倒

是沒別的心思，更無任何惡意，最重要的是對於他們家的簡陋絲毫沒有瞧不起或

是嫌惡之色，這點讓她接受起這對突如其來的祖孫倆容易多了。 

「靈兒，對不起，爹沒事先與妳商量就把人給帶回來了。」 

晚上，待那對祖孫去了客房歇下後，伍豐特地來到女兒房裡向女兒致歉。 

「爹，您不需要為了這種事對女兒道歉，您是一家之主，您當然可以帶任何人回

家做客啊。」伍青靈有些哭笑不得。 

「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家裡多兩個人就要多兩張嘴吃飯，咱們家的錢都是靈兒

辛苦賺來的—— 」 

「爹，錢是咱們父女倆一起賺的，只有女兒一個人可賺不了錢。」伍青靈打斷父

親道。「這事爹做的沒錯，我看她們不是壞人，咱們家現在日子還過得去，也沒

窮得揭不開鍋，自然能幫上一把是一把，您說是吧？」 

「沒錯，爹就是這麼想的。」伍豐點頭如搗蒜的說道，很高興女兒能和他有同樣

的心思。「如果早上一個月，咱們家沒多餘的米糧，爹就不可能把人給帶回來了。」 

「嗯，我了解。爹，咱們不說這個了。今日您是否已詢問過那些店家可願意再與

咱們續約？」伍青靈轉移話題。 

「問了。」提到這事，伍豐的臉色瞬間就變得難看了起來。「願意續約的僅有三

成，其餘都拒絕了。」 

「意料之中，一個月的時間已足夠他們將咱們那三道涼菜的調味方子研究透徹，

自己能做出來的涼菜又何須再花銀子與咱們買呢？」伍青靈平靜道。 

「靈兒早預料到有這一天？」伍豐微怔。 

「嗯。」 

「那妳當初怎麼不將合約的時間定得久一些呢？」他不解的問。 

「因為野菜也有時節性，咱們現在賣這三種野菜最多再撐不了半個月便會過時，

到時數量不僅會變少，口感也會變差，咱們可不能因此而砸了自個兒的招牌。」 

「靈兒不是說過每季都有每季的野菜，妳這才決定做這門生意嗎？」 

「是啊，但每種野菜都有不同的料理方法，但咱們總不能為那幾兩銀子就一次又

一次的讓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店家偷師，斷了咱們賺錢的路子吧？」伍青靈雙

眼燦爛，盈著調皮的笑意看著父親說。 

伍豐呆呆的看著女兒，過了半晌才恍然大悟的脫口道：「靈兒是故意這麼做的？」 

「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些人是表面如一，哪些人又是內裡藏奸，咱們搞清

楚才好放心與對方合作，爹說是不是？」伍青靈笑咪咪的說。 



「可是這麼一來，咱們也只剩下三成的生意，這還是因為鎮上的如意酒樓還願意

與咱們繼續合作的關係。如果……」伍豐沒有往下說，但愁容滿面的表情已說明

了一切。 

如果如意酒樓也改弦易轍決定不再與他們續約的話，他們的生意還做得下去嗎？ 

「爹，其實涼拌野菜只是女兒拿來投石問路的小菜，女兒真正要賣的不是野菜料

理而是山珍料理。」伍青靈坦誠道。 

「山珍料理？」伍豐一臉茫然與不解。 

「就是長在林子裡的那些野菇。」 

「那些野菇雖然味道鮮美，但數量不多。野菜咱們好歹還能賣上一、兩個月，但

野菇可能只賣個一、兩天就得斷貨了。靈兒，這生意要怎能做？」伍豐眉頭緊蹙。 

「爹，女兒是打算用山珍來調味做菜，並不是要拿山珍做為主菜，像賣野菜那種

做法與賣法。」伍青靈失笑道，一頓後又道：「況且野生的山珍數量少不夠賣，

咱們可以想辦法種多點來賣啊。」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 

「種？」伍豐呆了一呆。「靈兒，那種野生的野菇還能種植不成？爹可從沒聽人

說過。」 

「沒聽過不代表不可以。爹，咱們不妨試試，倘若真能成功種植出來，咱們家可

就發了。」伍青靈呵呵笑道。 

「這事哪有這麼容易，如果真那麼容易早就有人將它種出來，靠此發大財了。」

伍豐被女兒天真的想法逗得哭笑不得。 

「反正試種又不用花錢買苗買地啥的，爹，咱們試試看吧。」伍青靈慫恿道。 

看女兒一臉躍躍欲試的神情，伍豐不忍拒絕，只猶豫了一下便點頭應道：「成，

那咱們就試試看吧。」 

 

 

伍家涼拌野菜的生意從第二個月開始突然縮減了七成，自然幫工也不需要這麼

多，於是父女倆便留下了劉朵兒等與伍家關係好，工作又認真踏實從不偷懶耍猾

的五人。 

不過即便如此，被留下的五個人也是忐忑不安，擔心是不是過幾天之後她們也會

和其他人一樣，突然之間就失去了這份工作。 

為此，劉朵兒便被眾人推派出來打聽消息。 

「青靈妹子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端端的怎會變成這樣呢？」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過了一個月，那些飯館大多可以靠自個兒調味做出那三道

涼拌野菜了，自然不願意再花銀子與咱們買。」伍青靈露出一臉苦笑的表情。「不

過還好不是所有店家都這麼翻臉無情，雖然以後錢賺得少了，但營生還沒問題。」 

「這是不是說妹子家的生意以後都不需要再請人幫忙了？」劉朵兒小心翼翼的試

探道。 

「當然不是。」伍青靈斬釘截鐵的答道。「既然是做生意，誰不希望生意愈做愈

大？所以現在這情況只是暫時的，我保證以後會愈來愈好，嫂子大可放心。」她



安撫她。 

但劉朵兒卻沒辦法靠她這兩三句話就放下心來。 

「妹子剛才不是說那些飯館都能靠自個兒調味做出咱們的涼菜了，這樣以後咱們

的菜還賣得出去嗎？又要如何愈來愈好？」 

「當然是想辦法再做出其他更好吃的涼拌野菜。」 

「妹子有辦法？」 

「我會盡力。」 

至此劉朵兒還能說什麼呢？只能聽天由命了。 

兩人說這些話時並沒有特意放低聲音避著旁人，因此也被同在屋裡的樓家祖孫倆

聽見了，待劉朵兒轉身離開後，樓家奶奶袁氏忍不住出聲關心。 

「青靈姑娘，是不是出了什麼事？不知道我這個老婆子有沒有什麼地方能幫得上

忙的？」 

「謝謝老夫人，沒事。」伍青靈微笑的搖頭謝道。 

「青靈姊姊，如果真有什麼困難妳可以說出來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有道是三個

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樓芊芊也開口說，表情認真。 

她注意到這兩天原本在院子裡做事的人少了許多，還聽見之前那些人私下在說這

份差事做不了多久的話，再加上剛才所聽見的，她也不免對這家好心收留她和奶

奶的父女倆擔心了起來。 

「芊芊姑娘，我明白妳的意思，不過真的沒事，謝謝妳們的關心。」伍青靈再次

微笑謝絕她們的好意，畢竟是萍水相逢認識不深的人，她不可能交淺言深。 

樓芊芊還想說什麼，卻見奶奶用眼神制止她。 

「好，沒事就好。」袁氏點頭道：「如果真有什麼事需要幫忙的，青靈姑娘也別

客氣，雖然我們不見得能幫得上忙，但奶奶年紀大經歷的事多，給點意見還是能

行的。」 

「好，謝謝老夫人。」伍青靈笑著點頭應道。 

待伍青靈轉身去忙，屋裡只留下祖孫倆時，樓芊芊不解的問道：「奶奶，他們家

明明就遇到了什麼困難，您為什麼不讓我問，咱們現在住在人家家裡，不該關心

一下嗎？」 

「這是人家家裡的事，咱們是外人不能關心太過。」袁氏輕輕地搖頭。 

「可是咱們或許能幫他們渡過難關啊，他們收留了咱們，咱們不該幫他們嗎？」

樓芊芊不懂。 

「該，但時機不對。與人交往最忌諱交淺言深，咱們與他們的交情還不到那個程

度，過分熱心只會讓人懷疑咱們別有居心，懂嗎？」袁氏解釋並趁機教導孫女。 

「噢，那要到什麼程度的交情咱們才能幫他們呢？」樓芊芊問。 

「妳這丫頭有什麼本事幫人渡過難關？」袁氏不答反問。 

「奶奶，我沒本事，但二哥有啊。」樓芊芊理所當然的回答道。 

「妳二哥人又不在這兒。」 

「二哥說了，最遲十天他會再過來。」 



袁氏愣了一下，疑惑的問：「妳二哥什麼時候說過這話，奶奶怎麼不知道？」 

樓芊芊微呆了一下，這才老實的說：「奶奶，其實二哥昨晚來過。」 

「什麼！」袁氏瞬間瞠圓了雙眼。「妳二哥昨晚來過？奶奶怎麼不知道？」 

「因為奶奶睡著了。」 

「那你們怎麼不叫醒我呢？」 

「奶奶連續好幾夜都睡不好，昨晚難得睡得沉，我們不想吵醒您。」樓芊芊嘟著

嘴小聲答道。 

「胡鬧，真是太胡鬧了！若是平時也就算了，現今是什麼情況妳不知道嗎？奶奶

有許多話要跟妳二哥說，還有許多事要交代他，你們真的是……」袁氏真是有氣

無處發。 

樓家是開國功臣之家，經歷兩代帝王的榮寵後，在當今皇上繼位之後辭官，急流

勇退的舉族返回祖地定居。不過皇上當初只收回了樓家所擁有的食邑戶數與官

職，濟安侯的爵位倒是保留了下來。 

樓家回到祖地濟陽之後一直低調行事，安居樂業了十幾年，卻不知為何在一個月

前突然大禍臨頭的被指控參與了當年離王逼宮之亂，然後樓家一夕間被官兵層層

包圍，所有人全數被拘禁在侯府之內。 

當時侯爺夫人袁氏正帶著樓滄溟和樓芊芊兄妹倆出外訪友，這才逃過被拘禁一

劫。他們三人當然不可能乖乖地回侯府去當階下囚，因為他們得去查明這事的起

因及想辦法救人才行。 

說是這麼說，但侯爺夫人畢年紀大了，樓芊芊又還是個未及笄的小姑娘，最終能

頂事的也只有樓芊芊口中的二哥樓滄溟一人。所以樓滄溟為了能安心行事，無後

顧之憂，便想辦法安排奶奶和妹妹躲進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裡。 

「奶奶，您身子不好，不要操這麼多心。」樓芊芊抱著奶奶的胳膊柔聲安撫並勸

道。「二哥都說萬事有他了，您還信不過二哥嗎？二哥從不撒謊的，他說這次的

禍事咱們家肯定能平安渡過就一定能平安渡過，所以奶奶只需要和我好好地在這

兒等二哥來接咱們就行了。」 

「奶奶不是不信任妳二哥，但他畢竟還年輕，很多事情他不知道也不一定能想得

到。」 

「奶奶，二哥很聰明，不管什麼事他都有辦法解決的。」 

「可是這次的事不比以往，也不知道咱們家到底得罪了什麼人，為何要這樣陷害

樓家。」袁氏憂心忡忡的說道，隨即又問孫女，「昨晚妳二哥還跟妳說了些什麼？」 

「二哥說伍大叔和青靈姊姊都是很好的人，咱們完全可以把他們當成家人，還說

這個地方很安全，在事情解決之前咱們可能都要待在這裡了。」 

「妳二哥說他們是很好的人？他怎會知道？」 

「不知道，可能二哥找人調查過伍大叔他們吧。」樓芊芊猜測道，接著又繼續說：

「二哥說為了能有正當理由繼續留在這裡，要我假裝寫封信回家請人來接咱們，

這麼一來咱們就可以繼續留在這裡，直到有人來接咱們回家為止。」 

「這樣好嗎？咱們與人家無親無故的卻一直賴在這裡不走。」袁氏有些猶豫。 



「我也跟二哥這麼說，二哥卻說—— 」樓芊芊忽然停頓了一下，臉上露出一抹

怪異的神情對奶奶說：「二哥說待久之後就有親有故了。」 

袁氏呆了一下，怔怔的問孫女，「這是什麼話？」 

「我也不知道。」樓芊芊茫然的搖頭。 

祖孫倆面面相覷，總覺得這句「有親有故」似乎有什麼特別含意，但又卻想不出

會是什麼含意。 

算了，等孫子下回來再問吧。袁氏心想著，一邊開口對孫女說：「既然咱們還要

在這裡待上一段時間，就不能再把自己置身事外當客人，得幫忙做點事。」 

「好。」樓芊芊乖巧的點頭應道。 

雖說樓芊芊身為侯府千金，但濟安侯府一門早已遠離京城權貴圈十幾年，一家大

小都已習慣安於平凡的過著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此樓芊芊並不是那種嬌生慣

養，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大小姐。 

於是等到中午要做飯時，樓芊芊便自動自發進廚房準備幫忙燒火。 

有預感這對祖孫身分可能不簡單的伍青靈怎麼好意思讓對方進廚房做事，趕緊出

聲阻止，「芊芊姑娘，不用、不用，這事我來就行了。」 

「青靈姊姊妳讓我幫忙做點事嘛，不然我和奶奶都不好意思繼續在這打擾青靈姊

姊和伍大叔了。」樓芊芊一臉不好意思。 

「妳們不用客氣，我們也沒幫上什麼忙，不過就借個地方讓妳們住幾天而已。」

伍青靈搖頭道。 

「不僅住，還有吃，還有關心。」樓芊芊認真的糾正道。「奶奶和我真的很感激

伍大叔和青靈姊姊，若不是你們，我和奶奶現今都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了。所以

青靈姊姊，讓我幫點忙做點事好不好？」 

「妳照顧老夫人就很忙了。」伍青靈搖頭道。 

「奶奶的身子好很多了，不需要我整天守在身邊，而且這也是奶奶的意思。」樓

芊芊趕緊說。 

「老夫人太客氣了，妳們是客人，我怎能讓客人動手呢？」 

「青靈姊姊才客氣。我們哪是什麼客人啊，明明就是承蒙伍大叔收留的落難祖

孫，又怎麼能不動手做點事情呢？」說著樓芊芊停頓了一下，隨即露出一抹苦笑

道：「況且我和奶奶都還不知道要在這裡打擾多久。」 

她最後一句話讓伍青靈明顯地愣了一下，不禁問：「怎麼了？芊芊姑娘剛剛不是

說老夫人的身子好了很多嗎？怎麼……」 

「嗯，經過這幾天的休養，奶奶的身體狀況的確好了許多，但是我這回真被嚇到

了，再也不敢獨自一人帶奶奶上路。所以我想寫封信回家，讓我二哥來接我們，

在這之前只能厚著臉皮繼續打擾伍大叔和青靈姊姊了。」樓芊芊露出極度不好意

思的表情。 

「這樣啊，沒事，只要妳們不嫌棄，要住多久都行。」伍青靈大方道。「反正這

個家就只有我和爹兩個人，現在多了芊芊姑娘和老夫人還能熱鬧些。」 

「那我能幫青靈姊姊燒火了嗎？」樓芊芊滿臉期待的問。 



見她這樣，伍青靈也不好意思再拒絕她的好意，只能點頭。 

「太好了，以後青靈姊姊要做什麼事都可以找我，不管是收拾柴禾、煮飯、打掃

院落我都會。若有我不會的，青靈姊姊也可以教我，我學東西很快的。」樓芊芊

開心道。「還有，青靈姊姊以後可以直接叫我芊芊。」 

如此一來，兩口之家就變成了四口之家，伍氏父女倆對這對祖孫的稱呼也從老夫

人、芊芊姑娘變成了嬸子、奶奶和芊芊。 

當然，他們父女倆也不是什麼來歷不明的人都如此輕易的相信並接受對方，而是

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確定了她們不是什麼壞人，性子溫和也好相處，最重要的

是沒有絲毫瞧不起他們這些生活在山溝裡的貧窮老百姓之後，這才接受她們的。 

總之，家裡多了兩個人，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消耗也跟著倍增，父女倆不得不加緊

賺錢的步伐，再度進入山林之內。 

這回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便是長在山裡的野菇。 


